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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善光

因一次机缘，我到安丘市石埠
子镇参观过一座书院。书院以公冶
长的名字命名，藏在城顶山一处山
坳中，环境幽静闲适，大有“林深人
不知”的感觉。中国古代受传统文化
以山水比德和隐士文化的影响，把
书院选在这里，与清泉为邻，也不足
为奇。

公冶长，春秋时期齐国人，孔子
的高徒和佳婿，名列七十二贤才之
二十，潜心治学，终生不仕。有关公
冶长的史料记载不多，多在民间口
口相传。公冶长自幼家贫，聪颖好
学，博通书礼。传说中他懂鸟语，因
为这项特异功能，他身陷囹圄，险遭
不测。公冶长生活的年代正值春秋
时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文教衰
落，读书士子无由显身。他因而“悲
世路之险恶，随有幽之志”，拒从仕
宦，隐居山林，读书讲学。

公冶长书院格局不大，傍依青
云寺，房舍青砖琉璃、飞檐翘角。整
座书院示人印象：环房皆山，裂石出
泉，树稳风不鸣，泉安流不响。公冶
长书院的这种建筑布局，极其符合
中国传统的建筑美学。泮池、泮林、
碑、文庙与大门、门厅、讲堂、斋舍等
多功能性空间相依。这样的建筑构
造，我更相信是后人的重建与重构，
以公冶长当时的财力，他是没有能
力建造这样一座书院的。

公冶长书院前有两株非常粗壮
的银杏树，葱郁苍茂，遮天蔽日，看
来有些年岁。两株银杏树一雌一雄，
据说是孔子携来的苗子，由孔子与
公冶长一起手植，由此推算这两棵
银杏树至少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这
里也是人们进出书院的必经之路。
仰望着这两棵古老的生命，我内心
充满敬畏，有谁能像它们一样阅尽
千年的风雨沧桑？

与古老的银杏树相比，书院显
得十分年轻，其最显著标志有碑楼
两座：右首为明代万历三十五年春
立“公冶长读书处”石碑，左首为清
康熙十五年秋建筑的“清廉碑”，分
别记载着当时修复书院的史实。此
外，还有清道光九年、二十九年各立
石通碑一方。

我曾探究过公冶长受孔子赏
识、受后人尊崇的原因。论学识学
问，他不及子路，也不及颜回。在我
所接触到的有关公冶长的史料的只
言片语中知道，他为人能忍耻，即使
其被误坐了牢，也愿以此承担，这是
常人所不能及的。“虽在缧绁之中，
非其罪也”说的正是他的这种担当。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人品和气节才
格外被孔子所欣赏。他有奇才，懂鸟
语，留下了不少的传说，诸如书院周
围青蛙因遭其训斥而不鸣、失信于
鸟而遭鸟耍弄入狱。虽然一些传说

带有神秘色彩，并不能让人信服，
概因人品高尚而不去辨析“真伪”
了。

任何的山水自然，任何的书
院，如果注入文化基因就有了灵
魂，就有了恒定的生命力。这不难
理解岳阳楼、醉翁亭、陶然亭因范
仲淹、欧阳修、张岱而声名远扬
了，这也不难理解北宋以来的四
大书院嵩阳、应天、岳麓和白鹿洞
因为分别是范仲淹、司马光、程
颖、程颐、朱熹等圣贤讲学之地闻
名遐迩了。嵩阳书院更成为宋代
理学的发源地。公冶长书院的魅
力在于，公冶长是中华传统文化
忠厚品德的代表。公冶长的徒弟
未曾见经传，他的著书也无据可
考，但后人以公冶长的名头办书
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借助名人
效应，有利于文化传播和教育传
承。一座隐忍在深山中的书院，要
不是公冶长，真不知道会有多少
人来此参观拜谒？

单就书院本身来讲，其魅力
不在庭院，而在一种教育精神的
传承。在公冶长生活的年代，还没
有书院的称呼，公冶长读书讲学
的地方与私塾并无二致。就其书
院的讲学实质，它无疑更接近私
学。中国古代书院始于唐及五代，
在北宋初年开始兴盛。北宋书院
的兴盛很大程度上与理学的产生
与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公冶长
书院作为书院名头的存在，始于
明成化年间，不过几百年的历史。
但作为私人读书讲学的场所则与
古老的银杏树同龄。可以想象在
有限的空间内，公冶先生手持竹
简，皓首穷经，在此诲人不倦；亦
能想象弟子三五人抑或十余人，
书声琅琅，在此孜孜以求。正是在
这方有限的空间，在那个遥远的
年代，点燃了儒学思想文化传播
的火种，以至于两千多年之后，人
们仍能从中受益并追思。

在公冶长书院，我看见这样
一段史料，书院和青云寺曾多次
毁于刀兵，今日堂宇实为1989年
重建。但重建书院个中的历史痕
迹，每一块石碑、每一枚砖瓦、每
一棵花草，其历经时光淬炼的人
文精神和经年积淀的书卷气息却
无法掩饰。作为历史的产物，在清
朝晚期废书院而办学堂之后，仍
有部分保留了下来，可见公冶长
书院的精神价值之所在。

一个春秋时期贤人自由读
书、讲学的地方，一所隐逸山林的
书院，在今人的视野中“醒”来，这
不能不说中华传统文化已深植于
世人之心。那古老的银杏树，一山
葱翠，一院清风，一行行人憧憬的
神情可以作证，书院是永远不能
被忘却的地方。

□杨建东

鲁南苏北有三座古城——— 苏北的沛城、鲁南的戚城与
薛城，皆秦代所置县城。城垣内外镌刻着刘邦的匆忙足迹，
酒肆巷陌飘荡着其豪饮余香。《史记》《汉书》确载，这位大汉
开国之君青年时期游手好闲、纵酒结友、耽于美色、不事稼
穑、疏理家业，屡遭父亲训斥。此非戏说帝王，实乃史家秉笔
直书。

秦时，年近不惑的刘邦谋得“泗水亭长”之职(《史记·高
祖本纪》载“试为吏，为泗水亭长”)，执掌地方治安、赋税催
征、刑徒押解诸务。因遭父兄冷遇，遂以酒会友，常奔波于
沛、戚之间缉盗征粮。公务之余，必于城中酒肆呼朋引伴，纵
饮忘忧。

秦始皇统一天下，设三十六郡，郡下辖县，沛、戚属泗水
郡，薛属薛郡。三城相距甚近：沛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其

“城周丰水”之貌；戚县故城乃秦末始筑土城，形制特异——— 东
墙取直而三面略曲，东西二里半，南北一里八分；薛城最为雄
阔，西周始建，战国田氏父子扩建后周廻二十八里，1988年荣
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邦亭长常奔走于这三城，缉捕宵小，征税催粮，广交酒
友。《史记》载，刘邦当了亭长，欲用竹皮做冠，去薛城制作，戴
了多年，称“刘氏冠”。沛城、戚城的酒铺都认得贪杯的刘亭
长。王媪、武负的酒铺有许多刘亭长的赊账，见其怪异，不敢
追债。刘邦交友甚广，遇上麻烦，沛城、戚城的亲友都鼎力相
助。萧何是沛县小吏，在公事上袒护刘邦，常给刘邦零钱用，
终至“斩令开城”共襄义举。

刘邦揭竿而起，丰、沛、戚、薛的农民纷纷响应，加入义
军。沛城的周勃、樊哙、灌婴皆是刘邦好友，舍命追随。刘邦让
樊哙率兵攻打薛城，樊哙冒死登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
年)六月，刘邦闻项梁、项羽的义军驻薛城，立即带人从沛县
东去，过戚城到薛城与项梁见面，受封“武安侯”，接受领导。
项梁给刘邦五千人马去薛城西攻打泗水郡守，郡守向南逃
至戚城，被刘邦部下擒杀。十一月，刘邦占领沛、戚、薛、丰、胡
陵、亢父、方与七县。

《汉书》载，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四月，垓下败绩，刘邦
被项羽打败，带着残兵败将逃到沛县，让父、妻、子女随军逃
难。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英布谋反，刘邦御驾南征，胜利
返回，他思念故乡，带着戚夫人和部分将士折道回沛县看望
乡亲和故地，他自知最后一次回乡，强支病体，感慨高唱《大
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住了十几天，不忍离去，又带着戚夫人重游戚城。戚城
酒香犹在，而英雄迟暮。回京不久，病笃驾崩。

刘邦登基，沛县、戚县作为帝王之乡建了一些帝王圣迹
建筑，沛县建了汉王庙、歌风台、问津坊。吕后死后，文帝十分
憎恨吕后，遂为戚夫人昭雪，便在戚夫人生前所到之处建戚
姬庙纪念被吕后肢解的戚夫人，戚县立即着手在戚城内建
戚姬庙、梳妆台(遗址在今微山县土产公司院内)。1997年，微
山县薛河清淤工程中出土一批唐开元年间伽蓝寺的佛教石
刻，其中一块石碑刻着寺院周围的地理环境，“右接沛城，空
嗟泗亭之室”，“前臻广戚，叹美女戚庙”。从碑文上可知，唐
代，沛公庙、戚姬庙完好无损且为名胜。

刘邦的掌故传说在鲁南苏北广为流传，他登基坐江山，
百姓在许多故事上添油加醋，大加润色，愈传愈玄。今日徜徉
三城遗址，仍可触摸秦砖汉瓦间凝固的酒香剑影。《史记》《汉
书》如镜，既映照出那个“好酒及色”的市井亭长，亦铭记着开
创四百年基业的开国雄主。当正史笔锋穿透传说迷雾，一个
真实而传奇的刘邦，仍在故城残垣间策马扬鞭。

刘邦与沛城、戚城、薛城
历
史
深
处
的
书
院

一座深山书院
的千年文脉，在三重
叙事维度中徐徐展
开：空间维度上，从
山门古树到碑刻建
筑，层层揭开书院的
地理密码；时间维度
上，自春秋讲学至明
建制，串起文化层积
的时空链条；精神维
度上，通过辨析史载
与传说，揭示公冶长

“忍耻担责”的人格
魅力，如何超越时空
成为文化符号。

突破实体书院
的局限认知，公冶长
书院的启示尤为珍
贵：文化遗址的价值
不在于建筑年代是
否久远，而在于能否
持续激活历史记忆。
这种跨越时空的对
话，正是文化遗产最
动人的生命力。

【齐风鲁韵】【行走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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